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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言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惠珊参加代理协议签字仪

式走后手机成了空号。有人拿
着房契和合同前来，许言不用
再问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惠
珊骗走他全部积蓄 80万元人
民币。若干天后许言接到惠珊
的电话。我提醒过你，我比看
上去的还要聪明。惠珊笑了，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怕？许
言的手剧烈抖动。新西兰，惠珊老公眼看着移民局冰凉
的手铐戴在手上。惠珊浅笑吟吟，你不是想到新西兰甩
了我接那个小婊子来吗？你永远都没有机会。

西北地区销售培训，边城销售名列榜首，二部超额完
成一倍的任务。薄洪冰获一辆桑塔纳 2000的奖励。魏
田难堪极了。郑策没看到王水。郑策看郑小丽周身上下
散发着睿智的光辉。 新的一年开始了。珠海宝氏产品
终于被市场接受。郑小丽辞职了。去瑞辉制药任边城办
事处经理。只带走会计荣亦凡。郑小丽赴任第一件事，
就是开除王水。理由，兼职。秘书隋丽被勒令辞职。理
由，知情不报。前任经理林强递交辞职报告。王水再出
现在宝氏制药边城办事处就很坦然了，我就一个条件，隋
丽跟我一起来，或者，我们都不来。魏田同意了。王水
在薄洪冰处做销售，隋丽成为宝氏制药边城办事处销
售一部内勤。隋丽在瑞辉工作三年，较李维有过之而
无不及。郑策领着隋丽去库房交接。隋丽细致而且内
行。郑策不认为自己以貌取人。郑策回办公室的次数多
起来。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午饭。郑策第一次向别人讲起
和蓝妙儿的事情。隋丽默默地听。她说，各自残缺的家
庭和不幸的童年对你们的影响都太大，而这一定不能够
带来幸福。

王水迎着岳兰的目光，我得到了我想要的，却失去了
我拥有的，是吗？岳兰摇头，不要迷失自己，特别是因为
钱。王水垂下头，我爸为省八十块钱车费，搭运化肥的车
回家，出了车祸。手术费要5万块，秦力和薄洪冰借给我
钱，把我爸接到边城医院。我能拒绝吗？岳兰问，为什么
不告诉我？王水苦笑，还要再连累一个人吗？

魏田突然宣布，龚建青是一部主管。所有人大吃一
惊。二部销售业绩像放飞的卫星。魏田认定是龚建青在
起作用。用尽心思挖过来，最诱人的一条就是许诺让她
做主管。后果就是李维和简晓黎相继辞职。一部二部通
吃，龚建青甚至对郑策也开始指手画脚。龚建青说一部
销售力量极薄弱，魏田很豪迈地一挥手，招人。宝氏边城
办事处几乎接收了前安健全班人马。江静说，郑小丽不
把瑞辉老班底全换掉才怪，连岳兰都准备离开。郑策
信。如果不这样就不是郑小丽了。江静悄悄告诉郑策，
龚建青让她做二部产品，报账在一部。商业销量是电脑
单，目标医院销量由医药代表抄了找科室盖章。这就让
龚建青篡改医院销售产品有机可乘。龚建青要郑策在外
埠市场推广二部产品。郑策拒绝了。龚建青可以假魏田
之手除掉郑策。郑策忽视了他那个高级主管的头衔，让
许多人垂涎欲滴。魏田突然宣布，重新划分市场。结果
让郑策吃惊得站起来。魏田像改革家一样，江静住北
京路，那么为民眼科医院、铁路医院、军区总医院、医学
院……都归你。黄勇住边城大学附近，那么二医院、三医
院、妇幼医院都归你……郑策作为高级主管，下放手中全
部医院，专心做区内外所有商业。

隋丽正在做会议记录，魏经理，这样分市场不合适。
魏田不容质疑，优胜劣汰，这是市场规律！隋丽和魏田之
间爆发了第一场战争。隋丽最先发现医院销量表有假。
销售一部开始透支大型会费。郑策工资和考核任务挂
钩，合同和回款是两块硬骨头。隋丽向魏田汇报，可魏田
却说，你只要做好你的工作就行。隋丽站起来，销售部总
说好，可仓储量一直过大，账上周转不过来连报账都要拖
延，如果这些不解决，我的工作没法做。魏田说，不能做
你就辞职！

许言打电话给郑策，我要走了。自那件事后，许言彻
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蓝妙儿。许言。郑小丽。他们
一个接一个走进他的生活，又一个接一个走出他的视线。

薄洪冰被公安局传唤。鲁西军杀了人。薄洪冰那辆
三菱越野是案发时的交通工具。这半年鲁西军城府更加
深沉就连对施俊也愈加温和。施俊要探寻这一切背后的
真实。董小军纳入他的视线。鲁西军把小白那套房给了
董小军，董小军吓出尿来，想把这套房卖了。贴出售房告
示就有人来看房，董小军不认识他，他对董小军的相貌却
记得清清楚楚。这人说他姓王。这是施俊。警察还没开
口问，董小军就跪下了，说好只吓唬吓唬她，我哪想到哥就
下死手了……鲁西军对警察说，我交待完手头这点事儿。
施俊站起来，你去吧。一二三四开始布置任务。如
今施俊已经完全能够胜任销售科长的全部职责。

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生命与金钱的抗争，尊严与权势的较
量，法律与暗箱的对峙，智慧与阴谋的
相持。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

健全之处，剖析了医患矛
盾的症结所在，曝光了医
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深层
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
存在的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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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聚会把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
孙大伟的话痨，小纪的鬼点子，赵红

兵的沉稳，张岳的博学多才，费四的实
在，李四的厚道都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
的印象。虽然这些年轻人总在一起，但
也没惹什么事。

1986年 9月，赵红兵的一个北京战
友来找他玩，赵红兵跟赵爷爷要了 200
元钱，在当时市里最有名的紫月亮饭店
吃饭。当天吃饭的共10个人：赵红兵和

他的三个战友、
张岳和孙大伟、
张岳的邻居李
武、赵红兵的北
京战友、二狗和
晓波。

赵红兵的
北京战友虽然
很瘦，但看起来
很结实。高鼻
梁，大眼睛，腰
板 特 直 ，总 是
一副玩世不恭
的 表 情 ，举 手
投足间完全是
一副北京玩主

的范儿。
李武烫了卷发，穿着20世纪80年代

流行的喇叭裤、白皮鞋，这在当时挺时
尚。但是当年市里以此装束示人的基本
上全是小混子，李武当然也不例外。

席间主要聊的是当兵时的一些事
儿，没当过兵的几个人也饶有兴趣地听
着。他们越聊越开心，越喝越激动，好几
个人醉得哭了起来。最后，一桌人全喝
多了，只剩下俩明白人——二狗和晓波
还在抢酱牛肉吃。孙大伟提议，八人结

拜兄弟，正处于感情汹涌澎湃、勃发状态
中的其他七人全部同意，当场跪地拜了
把子。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小纪第二，
张岳第三，费四第四，孙大伟第五，李武
第六，赵红兵的北京战友第七，李四第
八。结义拜把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就流行这个。

这顿极其偶然的聚会，把这八个人
的一生全部改变了。从此，当地有史以
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名气最响亮的黑
社会团伙诞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并不
严密，比较松散。在这八个人中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大哥，都只是朋友、兄弟而
已。赵红兵之所以后来被其他人认为是
这个团伙的领袖，是因为他沉着稳重、思
路清晰，很少主动生事，兄弟们都愿意听
他的话，他说出的话很少有人反对。但
他并不是这八个人里面绝对的老大，绝
对的权威。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在他家一住就是
半个月，他俩关系相当密切，在当兵的时
候就是最好的朋友。为了方便起见，下
面我们就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叫“小北
京”吧，大家都这么叫他。

1986年 10月 1日，刚刚拜了把子的
八个人决定一起去广场看花灯、猜灯
谜。国庆后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所以，
在去广场之前大家先到饭店喝了一顿
酒，喝得都很兴奋，但没一个人喝多。晚
上七八点钟，他们带上二狗和晓波一起
去看灯。当时全市在两个地方放花灯，
一处是体委前面的体育广场，一处是红
旗公园。赵红兵等兄弟八人去的是离家
比较近的体育广场。

国庆放灯三天，10 月 1 号是第一
天。几乎全市的人都出来了，老人、妇
女、小孩和成群的学生，好不热闹。人多

拥挤，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刚刚喝完酒
的八个人在人群中比较显眼。

“你他妈的踩我脚了，长眼睛了没？”
一个长头发、长着一脸横肉的年轻人朝
赵红兵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赵
红兵赔礼说。“你他妈的以后看着点！”那
个长头发年轻人看见赵红兵挺老实，也
没再怎么说，骂了一句转头要走。“你丫
说话干净点，别出口就是脏话！”小北京
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骂了一句。“我就骂
了，怎么着？”本来转身要走的长头发年
轻人又回来了，气势汹汹。“怎么着，想开
练不是？你长了多少个牙，够让小爷敲
吗……”此人语速极快，连着说了十几句
却一点都没停顿而且一点没重复，骂得
极具趣味性，听的人全都乐不可支。

这个长发年轻人终于被激怒了，冲
上去就是一拳。小北京不愧是侦察兵，
嘴上功夫过人，手底下也不含糊，只见他
伸手抓住这个长发年轻人的手腕顺势一
扭，脚下再一绊，就把这年轻人摔在了地
上，然后朝他头上就是一脚。

小纪和费四也冲了上来，开始朝这
个长发年轻人头上、身上乱踩。听说参
过战的退伍兵都有个共同点——打架有
瘾。但赵红兵一直没动手，动手的是小
北京、费四和小纪。三个打一个，够了。

这时，倒在地上的年轻人捂着脸狂
喊：“二虎，二虎！二哥，我挨打了，二
哥！快过来！”听他喊出这几句话后二狗
发现，除了小北京外，其他七个人的脸色
全变了。他们都知道，二虎是东边毛纺
厂一带有名的大流氓，兄弟几十个，基本
全是毛纺厂职工的子弟，从小玩到大
的。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属于郊区，所以
这些人只要来市区，一出来就是
三四十个，从不落单。

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
的一次不同寻常的纪念和追忆，沉重地反思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所得到的和所失去的。

东北
往事

程晓雪邀请王浩天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程晓雪顺着医院门前的人民路向东

走，才上午十点多一点，离吃饭还早着
呢。前边不远就是紫荆山公园了。她拐
进公园，在一个长凳上坐下来，看众多的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园子里或游走，或
玩耍，或静坐，或甩胳膊蹬腿锻炼身
体。看着这些人，才感到生活是多么的
恬淡和平静，什么人生争斗、世态炎凉、
悲欢离合、功名利禄，在此都隐蔽得无影
无踪。

太阳晴朗地照着，炎热的季节已经
远去，但中原的秋末还是有些燥热，稍一
活动就会出汗。程晓雪坐在公园里阳
光下的长凳上，此时生出了从未有过的
惬意。平时为了生计拼命挣钱，什么时
候有心情坐在公园欣赏和享受这迷人的
宁静？

程晓雪一时就陶醉在公园的环境
里，忘了找人喝酒的事情。后来索性把
上衣脱掉，鞋子也脱了，双手抱膝坐在
人工湖岸边的鹅卵石地面上，望着波光
粼粼的湖面出神。湖里有小鱼儿在游
动，临近岸边还长着绿绿的叫不上名字
的水草。

程晓雪坐在湖边，忘了时间，忘了自
己，不知不觉已到中午。直到一个小男
孩蹒蹒跚跚跑到她跟前，她才注意到时
间。她穿上鞋子站起来，手里提着她的
棕红色的手包，胳膊上搭着玉白色的上
衣，黑色的紧身上衣配着鲜红的毛背心，
加上黑色的紧身裤子，让她显得丰满有
致。此时，她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找人
喝酒，要自己回家好好享受清静。

这些天，程晓雪一直在张罗她的生
日。2000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七，她
将迎来她的十八岁生日。对她来说，这

个生日有着特别的纪念意义，这是她来
到中原过的第一个生日。如果仅仅从她
长大成人来说，自从她离开姑奶家，开始
自己工作，实际就长大成人了，虽然那时
年龄还不够十八岁，但她已经完全自己
养活自己了，尽管她所走的路子并不
光彩。想想吧，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能
在这样一个省会城市生存下去，不光需
要勇气，走这样的路子也是无可奈何的
悲剧。

以前参加姐妹们的生日，十几个人
或者更多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喝酒，唱生
日歌，吃长寿面，吃蛋糕，特别是互相把
蛋糕的奶油抹在脸上嬉闹，让她很羡
慕。她一直都想着自己也能体体面面地
过一个生日，不过这需要花几百块钱。

她先给要好的姐妹们打电话，谁能
来，谁不能来，谁带男朋友，谁不带男朋
友，都一一说好了，有二十几个人。

接着，她确定让哪个男士参加她这
个生日宴会。想来想去，还是先给王浩
天打了电话，很诚恳地邀请他。

她知道，性病事件让王浩天受尽了
苦头。

程晓雪邀请王浩天参加她的生日宴
会，他没有拒绝，但也没有答应，只说到
时候看，尽量参加。这给程晓雪出了个
难题，到时他要不来，连个要好的男朋友
都没有，未免太没面子。一时又不敢邀
请别的男士，如果两个男人碰到一起，她
又不好处理这个场面，对谁热了，对谁凉
了，闹不好会不欢而散。

生日这天上午，程晓雪又一个人一个
人打电话通知，生怕谁忘了。下午四点多
一点，她就赶到饭店，把酒水、烟拿过去，
又买了些瓜子、糖果摆好，开始等人。

包间的落地窗临着大街，透过纱帘，

可以清楚地看见街上的情景。她一个人
坐在房间，惬意地抽着烟，看着街上人来
人往车水马龙，心里生出了许多感想。
两年前，她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一转眼，她已经成了风月场上的风尘女
人。是呀，尽管她才十八岁，可她所经历
所理解的人生，可以说超过了很多成年
女性。毕竟，她所处的是一个最能体现
世态炎凉、生活残酷的世界。

五点多的时候，程晓雪给王浩天打
电话，想让他早点到。王浩天倒很爽快，
说五点半下班马上赶过去。程晓雪情绪
马上就激昂起来，她跑到门口好几趟，对
迎宾小姐说了几遍有参加李小姐生日的
客人到桃源厅。

她上午特意做了头，把头发烫了烫，
前边的头发都往后梳，然后用一方红头
巾把头发高高地扎起来，波浪似的头发
在脑后绽开了一朵花；额头上戴一个宽
宽的粉色发箍，显得很新潮。如果仔细
看，还可以发现她的眼睫毛也烫了，翘翘
的，显得眼睛更大了；眼部用了银色的眼
影；脸上用了白色的粉，让她的皮肤显得
更白；嘴唇抹了淡淡的粉红的唇膏；衣服
也是特意买的，上衣外套是一件玉白色
的小夹克，此时脱掉挂在房间的衣架上，
里边是一件束身的水红色鸡心领丝光羊
毛衫，下身是肉色的连体袜配着红黑相
间的大方格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
帮旅游鞋。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喜庆，
如果她再穿上红色的裙子和鞋
子，你肯定会把她当成新娘子。

打工
一族

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她们向往城市的月
光，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然而，一少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
来自各方面的诱惑，不知不觉走向堕落，迷失了自我。该书以梁慧云、程晓雪等文化
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以浓郁的生活
气息，丰厚的文化底蕴，娓娓道来的笔调，反映了她们与生活、命运抗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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